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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忠华、曹国厂、郭雅茹

　　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九江长江
大桥，中国桥梁制造史上三座里程碑，都镌刻
着这家国企的印记；从港珠澳大桥到美国韦
拉扎诺海峡大桥，再到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
都留下了这家国企的身影；100 年来，这家
企业从服务国内到扬帆出海，建造桥梁超
3000 座，遍布世界五大洲，一次次见证“中
国制造”由弱变强再向“中国创造”的蜕变。
　　这家国企叫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铁山桥”），是一家赓续红色血脉的
百年国企。

红色基因

　　在中铁山桥的展厅里，有一张“镇馆之
宝”——— 一张发黄的会员证，这是 1923 年 1
月 1 日，山海关京奉铁路工友俱乐部颁发给
卢瑞兴的会员证（原件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透过这张复制的会员证，我们仿佛能看
到百年前燃起的星星之火。
　　中铁山桥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
区，始建于 1894 年，前身是京奉铁路山海关
造桥厂——— 中国第一家铁路钢桥制造厂。
　　 1921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不
久，一名神秘的“铁匠”来到山海关铁工厂（中
铁山桥曾用名，后改称山海关桥梁厂）的铁炉
旁，把红色火种播撒在中国第一代制造钢桥
和道岔的工人心田，给中铁山桥注入了红色
基因。
　　这名神秘“铁匠”叫杨宝昆，是中国共产
党诞生后第一个来到秦皇岛地区开展工作的
中共党员。他在山海关铁工厂办起了工人夜
校，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宣传、发动工作。
1922 年 8 月 15 日，杨宝昆等把夜校改成山
海关京奉铁路工友俱乐部——— 这是秦皇岛地
区第一个工会组织。
　　 1922 年 8 月下旬，党的一大代表王尽
美来到山海关铁工厂，与杨宝昆接上了头，两
位战友一起按照党的指示深入开展工人
运动。
　　中铁山桥党委书记、董事长林军科说，当
时的山海关铁工厂工人备受外国资本家、反
动军阀和封建把头的剥削和压榨。据史料记
载，山海关铁工厂工人每月工资从 3.6 元到
4.5 元不等，而英国总管工资高达 1000 多
元，工人生活“劳苦终日，糊口为艰，父母号
寒，子女啼饥”。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王尽美白天和工友
们一起翻砂干活，晚上则通过工友俱乐部开
办的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主张、启
发工人觉悟。
　　 1922 年 9 月，王尽美发展工人骨干入
党，在山海关铁工厂建立了秦皇岛地区第一
个党组织。
　　 10 月，王尽美组织山海关铁工厂数千
名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京奉铁路工人大
罢工，在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
的一页。
　　在罢工斗争中，新生的党组织始终站在
战斗的第一线，面对面地与外国资本家、反动
势力斗争时，站在最前面的都是共产党员。
这次大罢工极大地提高了党在工人中的威信
和影响力，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了山海关铁工
厂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把工人阶级紧紧地
团结在了党的周围。
　　这段历史，是中铁山桥最早的红色记忆。

大国重器

　　 100 年来，党始终引领着中铁山桥不懈
奋斗。1948 年，国民党溃败撤离前，图谋将
山桥（山海关桥梁厂的简称）的设备拆卸南
迁。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们组成的护厂队
救下了工厂，并把它完整地交给了新生的共
和国。
　　 1949 年 2 月，山桥先后修复京山以及
津浦、陇海等线铁路桥钢梁，为全国解放作出
了贡献。1950 年，山桥为抗美援朝制造军用
便桥拆装梁。
　　 1955 年，中国开始修建“万里长江第一
桥”——— 武汉长江大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修
建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的长江大桥。
　　林军科说，在那个技术落后、资料匮乏的
年代，山桥人义不容辞地挑起了这份重担。
　　为顺利完成大桥的建造任务，加强武汉
长江大桥生产制造的指导工作，工厂成立了
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武汉长江大桥是山桥第一次承接制造
如此大跨度的钢梁，大桥的复杂性和制作难
度很大。当时一些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
厂子的设备差、技术水平低、经验不足，对于
究竟能不能制造结构复杂、技术标准高的武
汉长江大桥有着大大的疑问。山桥党委了
解情况后，帮助职工统一了思想，坚定了
信心。

　　全厂职工将全部的智慧和汗水都倾注在
了大桥的建设上，饭在工厂吃，觉在工厂睡。
为了造桥，山桥第一批全国劳模、造桥工人赵
连仲把家里长了几十年的老榆树锯断，做成
木槌当工具。
　　靠着这些简陋的工装设备，山桥制造出
了被外国专家认为是“世界上质量最好，最牢
固的桥梁”。如今通车 60 多年间，经历无数
次大小船舶撞击，“共和国桥梁长子”依旧坚
固如初。
　　除了武汉长江大桥，另一个出现在今年
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中的长
江桥，是 1968 年 12 月 29 日建成通车的南
京长江大桥，这是当时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
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开创了中国自力
更生建设大型桥梁的新纪元，被称为“争气
桥”。
　　 1961 年山桥开始参与建造时，“在那个
困难时期，为了支持生产，山桥职工家属们宁
可自己吃野菜，也要把粮食留给当工人的丈
夫吃”。虽然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这些
事，可每次谈起来，山桥已退休的“老宣传”徐
宝林仍唏嘘不已。
　　南京长江大桥开启了中国用国产钢制造
特大桥梁的历史，实现了桥梁用钢由碳素结
构钢到低合金结构钢的过渡。它的建成通
车，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标志着中国
的桥梁建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中国桥
梁制造史上第二座里程碑。
　　“一寸丹心为报国。”林军科说，100 年
来，这种精神引领着山桥不断前进。“我们这
个产业，是大国重器，就要为国担当，为国争
光。建一座桥梁，树一座丰碑，造福一方百
姓，山桥的两个事业，桥梁和道岔，就是要奉
献，奉献给党，奉献给人民。”
　　 1989 年，由山桥人承接建造的九江长
江大桥项目重新启动。九江长江大桥不仅创
造了钢桥史上的 5 个第一，还在技术上完成
了从铆接到焊接的工艺转换，也成为继武汉
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之后中国桥梁制造
史上第三座里程碑。
　　 2001 年 4 月 3 日，中国铁路工程总公
司批复山海关桥梁厂改制为中铁山桥集团有
限公司。

基业长青

　　 100 年来，国内几乎所有重大的桥梁项
目中，都有中铁山桥的身影，或独立建造，或
参与建造。
　 　 在 官 厅 水 库 湛 蓝 的 水 面 上 ，全 长
9077.89 米的官厅水库特大桥，身姿挺拔，气
宇轩昂，确保了京张高铁风驰电掣，一路
畅行。
　　坐在京张高铁的列车上，跨越官厅水库
特大桥时，只要拿出手机登录桥梁云平台，这
座大桥生命周期的运行情况就一目了然。大
桥的安全与稳定实现可控，是中铁山桥对中
国“智慧桥”制造的应答。

　　 1909 年，京张铁路建成；2019 年，京张
高铁通车。跨越 110 年，中铁山桥是国内唯
一一家参建这两条京张线的百年“老字号”。
　　从自主设计修建铁路“零的突破”到世界
最先进水平，从时速 35 公里到 350 公里的
跨越，两条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也
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
　　中铁山桥百年发展史，也是奋进的创新
史，“国内首创、行业第一”的科技创新成果比
比皆是。
　　为适应国内外桥梁制造技术发展，中铁
山桥努力打造国内工艺最先进、智能化程度
最高的钢桥梁制造基地，向新技术要新生
产力。
　　港珠澳大桥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里程最
长、投资最多、难度最大的跨海桥梁项目之
一。大桥的设计使用寿命为 120 年，这对制
造质量提出了极高要求。另外，制造商必须
保证材料、设备运行情况、生产人员、成品等
所有要素实现全程可追溯。
　　经过严格的程序，中铁山桥中标了港珠
澳大桥钢结构项目最大标段。中铁山桥将港
珠澳大桥的生产制造，当作转型升级的最好
契机和革故鼎新的最佳良机，下决心以全新
的厂房、尖端的设备、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
理建设港珠澳大桥。
　　然而建设开始时，焊接机器人遇到了技
术问题。“过去国内的机器人焊接技术一般用
在车辆制造上。车间里焊接或者装配施工，
都是比较原始的手把焊，需要人去矫正和调
试。”中铁山桥桥梁公司焊接一班班长张庆贺
说，原有的程序设计满足不了港珠澳大桥的
技术要求。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反复实验，终
于找到了用程序自动控制电弧开关的办法，
研究出了焊接机器人，解决了焊接难题，操作
人员也由 3 人减少到 1 人。”张庆贺说，“这
个焊接机器人的电弧自动跟踪和反变形船位
焊接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能够显著提
高焊接质量。”
　　如今，中铁山桥组装焊接机器人已在美
国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
等重点工程项目中屡立战功。
　　“焊接技术是建造钢结构桥梁的关键技
术之一。目前，一些焊接技术和焊接设备的
应用，包括我们对焊接机器人的应用，都已
经超过了欧美。”中铁山桥钢结构研究院院
长刘申说，迄今为止，中铁山桥已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两项。
　　道岔，是中铁山桥的另一张“名片”。走
进道岔车间，目之所及，一根根铁轨、一个个
道岔其貌不扬。然而，就是这些不起眼的道
岔，却能对列车速度起到决定性影响。
　　铁路道岔，是铁路线上最为关键的设备
之一，对列车安全和运行速度具有决定性影
响。“列车速度越快，道岔越要平直。像时速
350 公里以上的高速道岔，每 20 米高度差
不能超过 1 毫米。”林军科说。

　　 1963 年，中铁山桥研制出“62 型”道
岔，终结了中国铁路使用外国道岔的历
史。在中国铁路 6 次大提速和国家中长
期铁路网规划实施中，时速 160 公里至
350 公里的准高速和高速道岔均率先由
中铁山桥研制成功，目前生产的时速 350
公里系列高速道岔已广泛应用于京沪、京
广、沪昆、兰新、哈大等高铁线路上，为中
国铁路“八横八纵”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
保障。
　　伴随着近年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快速
发展，中铁山桥先后为北京、天津、上海、广
州、武汉等 40 多座大中城市设计和制造
了各类地铁、轻轨、有轨电车道岔产品。
　　在中铁山桥发展战略中，科技创新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拥有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这两张名
片，还建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同时还建
起了公司、车间、一线工人三级技术创新
体系，并创建以一线工人为主的创新工
作室。
　　“许多车间都有这样的工作室，我们的
任务就是解决新技术在实际操作中的问
题。”在美国韦拉扎诺海峡大桥项目中，以
全国劳模、高级技师、中铁山桥首席技师曲
岩的名字命名的“曲岩创新工作室”，通过
优化焊接工艺、优选参数，内部质量一次探
伤合格率达到 100%。

扬帆出海

　　“走出去，让世界看到中国技术。”中铁
山桥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积极参与国际竞
争。在近几年中标的海外订单中，美国韦
拉扎诺海峡大桥是最令中铁山桥人扬眉吐
气的项目。
　　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建成于 1964 年，
是当时全世界最长的悬索桥，经过几十年
运营，桥面损坏需要更换为钢桥面。
　　 2012 年圣诞节前夕，中铁山桥通过
艰苦的谈判，在纽约签订了韦拉扎诺海峡
大桥悬索跨上层路面更换工程，这是当时
山桥在海外最大的订单。
　　如此引人瞩目的工程，由一家中国企
业来制造更换桥面正交异型板单元钢结
构，引得美国质疑声四起。中铁山桥人承
受巨大的压力，以高额的保函许下承诺：
我们一定能交付世界级标准的桥梁钢结
构，以达到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制造
要求。
　　在中铁山桥人心中，这已不仅仅是个
简单的钢结构制造项目，更是代表了“中国
制造”和“中国质量”的项目。公司迅速成
立项目部，着手研究本桥的合同及相关标
准，并根据合同和标准要求，精心谋划、开
展科技攻关。
　　该桥 U 肋与桥面板焊接采用单道平
位对称焊接方法，熔深不低于 80%，不允
许有焊漏现象发生，难度非常大。为克服

“单道对称焊接，熔深不低于 80% ”这一
世界性难题，中铁山桥钢结构技术部等部
门经过大量摸索试验，最终顺利通过
验收。
　　在施工的 4 年里，韦拉扎诺大桥的监
理、顾问一直在中铁山桥，大桥的美国业主
也曾到中铁山桥考察了十几次。4 年间，
企业共制造了桥面板单元 134 个梁段，共
938 块板单元，总重 15000 吨。保质保量
地完成了 5 个批次产品的制造，“中国质
量”让美国业主无可挑剔。
　　 2016 年，随着韦拉扎诺海峡大桥最
后一块钢结构板单元成功吊装，中国的钢
桥品牌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美国《华尔
街日报》对此事进行报道，肯定了中国造桥
技术。
　　从此，中铁山桥走出去的脚步加快了。
　　 2020 年 12 月 10 日，在中孟两国施
工人员的共同见证下，由中铁山桥承制的
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最后一跨钢梁架设完
成，这座被孟加拉国人民誉为“梦想之桥”
的大桥成功合龙。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交通支点工程，
帕德玛大桥是连接中国及东南亚泛亚铁路
的重要通道之一，是孟加拉国迄今规模最
大的造桥工程，也是中国企业承建的最大
海外桥梁工程。
　　帕德玛大桥全长 6.15 公里，是孟加拉
国首个采用欧洲标准的全焊结构、超厚板、
公铁两用钢桁梁桥，上层为双向四车道公
路，下层为单线铁路。大桥成为孟加拉国
东部和南部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彻底结
束两岸居民摆渡往来的历史。
　　承担帕德玛大桥制造任务的 5 年间，
中铁山桥连续开展了大桥组装、焊接和涂
装等关键节点的生产，提前完成了工期目
标，为建造这座“一带一路”上的标志性桥
梁工程，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深化合作
贡献了力量。
　　如今，中铁山桥的钢桥产品覆盖世界
五大洲，出口到美国、德国、挪威、塞尔维
亚、新西兰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修筑京奉铁路的号子声中走来，
在滦河桥的铆钉枪声中蜕变，于工人运
动的怒吼中成长，在新中国的春风中壮
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辉煌——— 中铁
山桥秉持“红心领路，专心造桥”理念，亲
历了中国钢桥梁和铁路的蜕变与成长，
见证了百年来中国桥梁和铁路创造的一
个又一个奇迹——— 40 座跨长江大桥、
20 座跨黄河大桥、17 座跨海大桥……
这只是中铁山桥长长的造桥成绩单上的
一小部分。
　　走过百年正青春，这家企业传承着
中国民族工业的血脉，亲历着中国质量
迈向世界一流的征程。透过那张纸质发
黄的会员证，百年前的星星之火以燎原
之势，为中国制造业的前路燃起一片
光明。

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的长江大桥（资料照片）。

百百年年桥桥企企，，三三千千长长虹虹折折射射中中国国制制造造跃跃迁迁

百年风华的侧影定格


